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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城后，为保住工作而开撕的白领们 | 人间 · 2022年的
上海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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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1个月，普通人都在为吃饭发愁，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核酸、抗原检测。身边的楼栋不
时出现的阳性感染病例，业主群里无休止的争吵谩骂，现在我们竟还要为保住自己和同事
的工作而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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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一家不大的游戏公司上班，员工有200人左右。公司有研发、
发行、技术等部门，我在发行部负责“买量”工作——就是将公司的游戏
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获取新增用户——有时亲戚介绍相
亲对象给我认识，我就说自己是“打小广告的”。

3月正是上海街头乱穿衣的季节，忽冷忽热的天气让羽绒服与长裙一起
出现在漕河泾的各个地铁口。月初我要去广州出差，当时深圳疫情正
严重，同事劝我不要去了，说万一行程码带了星，清明假期就没法外出。但项目遇到关键
问题，我只得冒险。

从广州回来没多久，上海疫情渐起，阳性病例新增数字很快从两位数突破三位数，不断听
说同行企业因查出密接而被封禁。3月9日，我们发行部的一个小姑娘在部门群里贴出照
片，是她家小区大门口的布告：小区内有确诊，封闭14天。

得知属下被隔离，我们部门老大武丽慌张起来，她先联系行政处理好居家事宜，又找我商
量：“如果更多人被隔离怎么办？《勇武》（我们公司做的游戏，化名）正在‘大推’阶段，
会不会影响进度？”

早在2020年，上海就实行过2周左右的居家，线上会议和远程协作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每天下午5点，武丽会在微信群里拉大家语音开会，项目偶有问题，我们也会实时线上
沟通解决。讨论了一会儿，我们就提前做了预案：把公司后台权限开好，把美术素材提前
放到云盘，电脑装了“远程”——这些动作在后面的隔离中，拯救了我们的项目，也拯救了很
多人的工作。

14日上午，公司总裁办发了邮件，宣布开始实行为期1周的居家办公。大家知道疫情严重
了，但并没有过度担心。毕竟过去2年，上海的防疫成绩有目共睹，就在几个月前，上海的
精准防控还创造了最小的中风险地区——静安区的一家奶茶店——这一度被传为佳话。

那天中午，我去附近的星巴克买咖啡，店员还跟我打趣：“你们都居家，这里没生意了，明
天我们也去申请居家。”




我在静安区的一个老小区里整租了一套一室户，因为不开火又不爱
出门，平时就靠外卖度日。居家后，除了作息逐渐不规律，我的日
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疫情的发展似乎比想象中严重。
新增阳性数字越来越多，公司不断延长居家办公的日期，部门群里
也不像一开始那样轻松了。

一天晚上，一条官方公告突然在朋友圈里刷屏了：浦东将于3月28日凌晨5时开始封控，浦
西从4月1日开始。同样刷屏的还有各类段子，诸如：“封禁从‘九宫格’变成了‘鸳鸯锅’。”大家
还在下面的评论区插科打诨。

很快，住浦东的同事们开始发各类超市抢购的视频，其中一条视频里，一个年轻人拎着一
大袋桶面，正在跟别人互踹，而排成长龙的结账人群只略微观望，更多的都在焦急地等着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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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得囤点食物以应付浦西的5天封控。于是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
物资：10盒鱼香肉丝自热米饭、6罐八宝粥、5袋速冻饺子、10多个鸡蛋、2匝挂面、10个
苹果、3包饼干和若干小面包。担心食物口味单一，在封控前的最后一天，我还到附近
的“全家”买了几包辣条和几瓶无糖可乐。

等把这些食物收纳好，我心里还略带满足地想：“就算封上个10天，也没什么问题。”




4月1日浦西开始封控时，浦东还没有任何解封的迹象。当天，我们
公司召开了视频大会，各部门老大和领导们都出席了，有十几号
人。老板老李出现在视频画面里，面容略显憔悴，我们见他不似以
往健谈，也不敢多说闲话。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有序地汇报着居家办
公后的工作进展，其中，发行部将要发行的新游戏《勇武》和研发部正在自研的一款游
戏，是老李重点关注的对象。

视频会议开了1个小时后，老李留下几个部门的老大开小会，就让其他人散了。我离开电
脑，觉得有些憋闷，随手拿了包辣条吃，又打开自热米饭。

谁知刚给加热包倒好水，武丽就打来了语音电话。

“老李要裁员了！”武丽的语气中带着焦虑。

我很纳闷：“咱们去年做得不是挺好？公司流水接近1个亿了吧。”

“你没看看去年公司扩招了多少人？光自研产品就砸了多少钱进去？公司不是985、留学回
来的不要，去年年底来的一帮商务同事，工资不比咱们低多少的。”

武丽一番话让我回过味来——不光是人力成本，光我负责的“买量”，去年就花出去几千万。
里里外外算下来，公司可能真的没赚多少钱。

可即便如此，老李也不至于这么急大裁员啊。武丽也纳闷，但她没敢单独问老李，只跟我
讲，游戏行业去年就不好过了，教培行业被管制后，各个游戏公司紧张得要死，都觉得自
己就是“下一个”。

武丽又说，老李至少要裁掉30%的人，让中层们趁着居家期间拟出名单：“咱们部门要裁掉
一半人。”

“啥！一半？咱部门一共也就20人，开掉一半怎么干活啊？”

“你急什么，我能让他裁掉吗？自研游戏开发了1年多，有个屁进展？商务部那么多人，疫
情都在家憋着，能出去干活吗？技术部的刘兵有40多人，我就没看他们加过班，你见过不
加班的程序员吗？咱们的需求堆在那儿也不给我解决，开玩笑！要裁也得先裁他们……”

发了几句牢骚，武丽匆匆挂掉了电话。我这才发现自热米饭忘记扣上盖子，加热包已经烧
完，米饭没熟，无法下咽，白白浪费了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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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的“封闭期”很快过去，阳性新增数字节节攀升，各类公告层出不
穷。谣言、辟谣让人搞不清真相，唯一确定的是：丝毫看不到解封的
迹象。

到了4月7日，我买的食物已经消耗过半，我开始略微有些紧张，但主
要心思还放在如何对抗裁员上。

武丽的策略是，在下周的季度汇报上，要把本部门第一季度的报告写得足够漂亮。此外，
还要提出一个对老李来说“非常具有诱惑”的目标，明确每个同事的职能，“要让老李知道，
想完成这个目标，我们部门就不能裁员”。

第一季度，我们发行部给公司带来了接近1千万的流水，主要收入来自几款老游戏的充值。
只是这些游戏都是游戏开发商提供的，我们只负责推广运营，得跟人家分成。按原本的预
估，到了第二季度，这些游戏走入产品周期的末尾，收入都会有所下降，但为了让汇报好
看，我只能特别强调，公司即将推出的新游戏《勇武》收入可观。另外，我还写了一个会
给自己很大压力的ROI（投入产出比）：“二季度推广预算1千万，收入4千万。”

武丽对这个数字很满意，但她提醒我，得提前想好话术：“老李问起来如何实现，你怎么回
答？”

“我就说，我会在抖音直播和B站等渠道发力，获取更多免费流量，你觉得呢？”

武丽沉吟片刻，回复：“就这么写。”




接下来的2天，我写报告写得昏天黑地，几乎没怎么关注外界的信
息，等再打开朋友圈，发现很多人都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我
赶紧仔细盘点了自己的库存：自热米饭只剩3盒，挂面还剩1匝半，
鸡蛋和面包已经吃光，饼干还没有开启。

在我30余年的人生中，食物短缺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但当意识到再过3天我将没有任何食
物、并且不知从何处可以获得补充的时候，植根于本能中的焦虑、恐惧，还是不由分说地
占据了我的全部智识，让我无暇他顾。

我赶紧加入网上的抢菜大军，本就失眠的我，一直熬到天亮。在凌晨5点半加好购物车，然
后眼睁睁看着时间变成6点，反复点击“结算”，直到在系统拥堵的提示中，加购的菜品数量
一样样减少，直至为0。

我失落地将手机扔到一边，感到一丝绝望，接下来的一整天，脑子都仿佛被一片乌云笼罩
——我从没想过在2022年的上海，自己会吃不上饭。

我住的是一个老小区，邻居多是退休的老人，封控前我连居委会在哪儿都不知道。此刻，
我十分想加上本小区里人的微信，任何一个都行，就问问小区内是否有团购群——这是我
听同事讲得最多的获取食物的渠道。

我试了很多方式，比如在微信“附近的人”里加那些100米之内的人，结果只有一个小姑娘通
过了我的好友申请，但她却住在小区隔壁的公寓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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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在哪里补充食物，她气愤地回复：“我跟同事住宿舍，我刚来上海一个月就被关起
来，钱又赚不到，妈的！”

“那你们单位提供食物？”

“提供个屁，我们宿舍4个人，就剩几包饼干了。”




随后一天的晚上，武丽发来微信，说感觉自己有点抑郁了。这个爽
快的上海女人，平时雷厉风行，敢做敢讲，竟然会这么说，我就问
她怎么了。

“坏消息太多了。”她答。

我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得发个笑哭的表情，问她家的东西够吃吗？她说封闭前，她和
老公各推了满满一购物车的物资回家，以为完全够了，而现在那些东西都快见底了——她
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不出来她该如何面对跟我同样的焦虑。

不久后，我的食物问题竟意外解决了。那天我决定去敲邻居的门求助，开门的时候恰好听
到楼下有志愿者在送东西。我通过二楼过道的窗户问小区里是否有团购群，一位志愿者抬
头说：“我这里有群，你下来我拉你进群。你要鸡蛋吗？这里有些多出来的鸡蛋。”

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有一箱鸡蛋，赶紧戴好口罩下楼，花67元买了60个鸡蛋，然后又进了
一个已经有300多人的团购群。把鸡蛋塞进冰箱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兴奋。又过了半小
时，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2大块沉甸甸的猪肉送到我的家门口——这是我刚在团购群
内“捡漏”的，100元。

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个晚上，我在部门群里不断跟同事们插科打诨，还不断给武丽打
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挨饿了。




居家办公3周多，公司季度汇报会如期举行。我收拾了一下仪表，就坐
在电脑前准备讲报告。

老李的神情比一周前更严肃了，背后是一个硕大的书架，上面摆着几本书和各类摆件。那
是在一间宽敞的书房才可能出现的家具，他住在浦东的别墅区，也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地
方，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新增病例都是1万多。

他先讲行业困境，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在封控前就完成了裁员，同在漕河泾办公的几家中大
型游戏公司也有整个部门被裁掉或集体降薪的情况：“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降本增效’，在6
月前，各部门一定要完成精简，提升‘人效’。这个非常重要，各部门老大必须尽快给我方
案。”

几个部门的老大都默契地没有接话，短暂的沉默后，技术部的老大刘兵打破了沉默：“老
李，那我们开始汇报？”



6/12

等我结束汇报后，不等武丽总结，老李就率先发问：“1千万预算怎么做到4千万的收入？现
在抖音买量很便宜吗？”

我按提前想好的话术，着重强调了抖音游戏直播的巨大潜力，以及我们在游戏“大R”（充值
超过一定金额的玩家）用户维系上的一些规划。老李听后逐渐激动起来：“非常好，非常
好，一定要去抓住这些平台红利，要拓展新渠道！”

武丽私下给我发来微信，她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讲得不错，等下我可以跟老李提要求
了，哈哈哈。”




各部门汇报结束，老李让大家全留下：“这里都是各部门骨干，大家
就一起聊吧，你们觉得自己部门大概能精简多少？可以先简单讲
下。”

武丽率先说：“老李，我这边情况你也清楚，我们人不算多，而且下季度我们目标也很大，
还是需要人手的。”

老李沉吟了一会儿，转头去问刘兵：“你那边呢？”

从视频里看，刘兵应该是坐在阳台上，阳光照得他一侧的脸发白，他说：“我这边目前工作
量是比较饱和的，发行、研发部提的需求都排到5月了，人手其实相对紧张……”

“我说的话就是白说是不是？就是说你们谁都不动是不是？公司、公司今年不好过，跟你们
都没关系是不是？”老李拍了桌子，视频画面跟着晃了晃。

即使隔着视频，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谁也不敢在这时候讲话，老李又气急败坏地说：“你
们不想做坏人，那这个坏人我来做！第二个方案就是集体降薪。”

此话一出，本就凝重的空气跌至冰点。

武丽还是敢讲：“老李，我说两句哈——去年公司利润一般，政策对游戏行业管制也更多，
咱们处境确实不好，大家还是要共克时艰。我们部门下季度任务确实很重，目前可以精简
掉三五个人吧，其他的可能要请技术和研发部看下了。”

老李的脸色好了一些，刘兵也紧跟着表态：“这样，我这边如果排排工作量，大概也能有三
五个名额吧，主要是武丽那边需求比较多……”

这话一出，武丽明显不高兴了：“稍等稍等，我打断一下哈，我这边的需求应该没有占用太
多技术部的时间吧？我平时走的比较晚，基本没看到技术部的同学在加班加点。而且我们
那么多需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也没有帮我们解决多少，所以我觉得技术部的人员情况应
该跟我这边的需求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刘兵声调提得很高，“技术的工作又不是做样子的，我们半夜起来为
游戏紧急配置服务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再说我们所有需求都有排期的，每天要做的事都
是必须完成的，代码都是要上传的呀。你要是觉得我们工作量不饱和，我可以给你开帐
号，你们上去看我们的代码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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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丽冷笑回应：“我又不懂技术，我看你代码干嘛？”

公司发行部跟技术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武丽和刘兵不对付也早已不是秘密。按照工作流
程，一款游戏从登录到付费的各类接口都跟技术有关，而每次技术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
响游戏的收入。之前，公司发行的一款游戏因技术问题没有显示“防沉迷提示”，按照法规要
受到严厉惩罚，当时武丽就跟刘兵在会议室里拍了桌子。

刘兵的反驳被老李打断了：“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了。阿雨呢？你那边什么情况？”

提到阿雨，老李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很多。打造一款成功的自研游戏，一直是老李最大的梦
想。去年公司刚赚了一点钱，他便花重金从某“大厂”的游戏工作室挖来了阿雨——他是一个
很厉害的游戏制作人。自从阿雨负责起了研发部，老李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倾斜所有资
源。

阿雨来自台湾，性情温和，讲话总是很淡然的样子：“我们部门可能会比较难，目前alpha
版本（初版APP）预计要7月上线，现在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可能不太有空间去做这
个……”

“行了，我知道了。”老李讲了些安慰的话，便仓促结束了这次视频会议。




汇报结束没几天，我负责的投放工作就出了一次很大的事故。

公司要推广游戏，就要做广告。我们选择在腾讯、抖音这样的大平台
的广告系统里创建“推广计划”。一条“计划”可以理解成一个单独的页面，由我们的“投手”在
里面选择向哪些标签人群推广，并设置“出价”——也就是我们准备付出多少成本去获得一个
目标用户。

因为一条条地创建“计划”太麻烦，我们公司的技术部就搭建了一个自有平台，可以通过接口
与外部广告系统联通，投手只要在自有平台上批量上传广告和设置出价就行了。

投放事故是我的得力干将谢云操作失误导致的，他在批量设置价格时打错了一个小数点，
本来是355.5元的出价，变成了3555元，等到他发现时，已经花出去了5万元。

按公司规定，谢云铁定是要被解雇的，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广告优化师，我便出面为他
说情，称自己的管理也存在着漏洞。武丽在部门会议上当众质问我：“你也有很大责任没
错，可这5万块你来出还是谢云出？还不是要从咱们部门的KPI里面扣！”

脾气发了，会也开完了，武丽又打语音给我：“我有个想法啊，只有咱俩知道，谁也不可以
讲。”

我大概猜出了武丽的意思，于是没讲话。

“我记得咱们这个后台不是第一次出类似问题了，这次的问题，刘兵那边能不能看出来是投
手的失误？”

“理论上只要我把操作日志删掉，技术那边就没办法知道是谁的问题。”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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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知道了，下周周会你得在，配合我一下。”

我知道武丽是想“甩锅”，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为难，
就叫我“甭管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问题要是被老李知道，她没法保自己部门的人。

我无言以对。以我对老李的了解，这样的事故一旦邮件通报，他肯定要责任人立马滚蛋。




周会如期而至，我很忐忑，内心排练了各种可能的话术。可武丽发
言的时候却选择主动出击，丝毫没有铺垫：“昨天我已经给相关的部
门老大同步了邮件，也抄送了老李，这次因为我们自有平台的问题
又造成了一次投放事故，损失大概在5万块。”

大家沉默着，刘兵也没有讲话，武丽接着讲：“咱们这个技术平台一直都有很多问题。上次
刘兵也讲我这边需求多，确实，主要需求都是针对这个平台各类bug的修复。这次也是在出
价环节出了问题，而报警功能没有正常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次事故。如果不是我们投放管
理的同学及时发现，损失可能会更大。”

老李面无表情，这是他发火的前兆。刘兵明显有些紧张，连忙说自己已经让手下查了，目
前没有发现异常：“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出价，有没有可能是投手自己写错了呢？”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武丽冷笑了两声：“这个不需要操心，如果我们的投手犯这种
低级错误，我们这个部门也不要做了，几天就把公司的家底败光了。”

刘兵被武丽的态度激怒了：“有问题就讨论问题好吧，不要冷嘲热讽，我也只是说一个可能
性，如果是我这边的问题，我不怕担责……”

这下，老李急了：“这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是这个损失明明能避免，为什么你们技术部一
直不解决？其他需求有那么多吗？”

刘兵一时被噎住，武丽也不再讲话，老李继续劈头盖脸地问：“居家期间，技术部门的人工
作量怎么样？”

公司别的部门的老大和低一级的主管都在场，刘兵被老板如此责问，自然涨红了脸，磕磕
巴巴地辩解着。我实在不忍心，开了静音，把注意力转移到小区里的广播上——居委要求
所有人足不出户，连垃圾都不要倒。

我心里是很同情刘兵的，他40岁出头的年纪，已经是标准的地中海发型了。除了日常工作
的压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读国际中学，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一次下班的时候，我刚
出公司一楼的电梯，就看到他老婆正在跟他吵架：“你有那么多事吗？你爸病我得伺候，小
孩也要我管，你能不能也管管？”

我尴尬得没敢看，快步走了过去。




这次“甩锅”，武丽大获全胜，老李决定让技术部裁员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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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着急压缩人力成本，据说是因为公司新一轮的融资泡汤了。投
资方是国内一家很大的线上广告服务商，客户通过他们在快手、抖音
等大平台上开广告账户、消耗广告费，他们靠拿中间的“返点”挣钱。可
从去年开始，各行各业都在缩减广告预算，一些大平台的广告收入都
锐减，广告服务商就更无法幸免了。听说去年这家广告服务商自己都
亏损了，现在哪还有钱投我们这种小游戏公司？

感慨之余，我开始担心公司接下来的现金流，估计即使我们不被裁员，大概率也会被降
薪。谢云跟我有一样的担心，自从上次弄出了投放事故，他非常愧疚，一直很担心自己被
开除：“哥，疫情期间我要是丢了工作，可真就活不下去了。”

谢云26岁，工资在同龄人里不算低，但他是“月光族”，花几千块买双球鞋连眼睛都不眨。
居家办公后，从没下过厨的他在吃完所有泡面后也不得不跟合租室友一起研究如何做饭
了，而他们小区的团购物资都贵得离谱，他已经开始感受到没有存款的压力。

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之后又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了投
放事故。谢云不懂其中的门道，我也没办法细说。

自从上次会议后，武丽和刘兵算是结下了梁子。可以后发行部和技术部还是要协作的，为
了避免业务受阻，武丽决定主动低头跟刘兵修复关系。她给刘兵打了个电话，说了不少暖
心窝的话，表示技术部的裁员名额，发行部会帮助承担一点，至于裁员名额剩下的“大头”，
两人结成了“联盟”，要设法让研发部和商务部来出。

公司商务部的老大叫沈琴，以前在业内一家“大厂”工作，去年夏天才入职我们公司。沈琴平
日里光鲜亮丽，很少在公司出现，主要负责在外面寻找游戏产品并引入合作。沈琴有时带
着手下的几位美女商务在会议室开会，颇引人注目，武丽就会挤眉弄眼地跟我讲：“看到没
有，人家那个包，今年的新款，5万多哦。”

按照公司的流程，商务部接到一款新的游戏产品后，需要发行部来判断“质量”，并拍板是否
跟发行方合作。平日里武丽跟沈琴打交道最多，但我能感受到她俩的不合——武丽对沈琴
颇有微词，经常讲“商务部的产品报告写得不太详细”；沈琴也曾在老李面前提过“发行部门
需求不明确，经常让商务部做无用功”。

武丽和刘兵结盟后，最先盯上的就是商务部——毕竟，那群美女商务都不能出门谈事，在
家待着也干不了什么。

然而，就在他们各自准备“裁员方案”时，一张聊天截图击破了这个刚刚组建的联盟。




周四的线上周会结束后，武丽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问上次投放事
故的事我有没有跟别人讲过。我一下慌了，快速回忆了一遍，确认
没跟别人讲过。

得到我否认的回答后，武丽才说，刘兵已经知道是咱们部门投手自己的失误了。

“啊，那你怎么说？”



10/12

“我能怎么说，我说不了解具体情况，我得回去问问啊。”说完，武丽便匆匆挂断电话。

没过一会儿，她甩来一张聊天截图，上面是谢云的微信昵称，而对话人的头像则被裁掉。
对话中，谢云基本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表示很担心被开除。

我愣在原地，回过神就给武丽打语音，可她直接挂掉，只在微信里冷冷地回复我：“你的下
属，你自己看着办。”

我马上给谢云打视频，只见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得知自己的聊天被人截图后，整个人
都蔫了下去，咕哝着：“我没……没想到吧，大意了，就是跟她聊聊天而已。”

原来，谢云一直喜欢公司商务部的一个女同事。疫情居家，难免寂寞，他便主动把这事跟
小姑娘讲了求安慰，哪知道随后就被人家给“卖”了。

武丽知道后，破口大骂，不由分说要找沈琴理论，我赶紧劝住她：“这事你不能出头，你找
沈琴就等于承认你知道了，这个锅就让我来背吧。”

武丽哭笑不得：“你以为就这一口锅？我跟你讲，老李不让刘兵裁员了，压力全在咱们这儿
了！”

这次，沈琴不光给刘兵告密，还接了一个游戏外包的活儿给技术部门做。这个单子是将一
款微信小程序游戏改成APP，价值几百万，于是老李暂时就不要求技术部裁员了。

我夸沈琴“不简单”，武丽也啧啧叹道：“是呀，这一手我是真没想到，不过也怪我以前经常
怼沈琴，所以这次她才会主动帮刘兵吧。”

“那怎么办？阿雨和研发部是老李眼中的香饽饽，那岂不是所有裁员名额都要咱们出？”

当时《勇武》的数据逐渐提升，收入越来越好，老李是知道的。武丽的语气硬了起来：“现
在公司除了咱们，还有哪个部门有收入？说句不好听的，是我养着他们呢，凭什么不赚钱
的部门留着，赚钱的部门裁员，我没听说有这个道理！”

我佩服武丽敢说敢讲，但我俩也商量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于是决定周末拉老李单独开会
讨论。

不工作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有的老人在挨饿，有的病人在死去，
而看似在疫情中相对安全的白领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家正在为不被裁员而拼尽全力。




跟老李的会议约在周六，周五晚上，我想跟武丽对一下，她过了许久
才简短回复我几个字：“我跟老公核酸阳性，马上去方舱。”

我很惊讶，连珠炮似地问：“怎么感染的？下楼做核酸染上的？”“哪个方舱？可别是南汇的
吧，听说那边屎尿横飞。”“有啥症状吗？发烧吗？”

武丽半晌才回复：“没什么症状，目前在大巴上，去青浦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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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的会议时间，武丽完全没了动静。老李得知武丽去了方舱，非常惊讶，不断问
我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安排。我勉强应付几句，说《勇武》的广告仍在正常投放，但游戏新
版本要等武丽带着运营的同事一起出报告，现在联系不上武丽，对收入会有一定影响。

老李眉头紧锁：“她去方舱前没有带电脑吗？那边不是也可以办公吗？”

我说她走得挺匆忙，而且她跟老公一起隔离，她家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在照顾。老李不再追
问，只说联系上武丽之前，让我每天给他汇报一次工作。我内心叫苦，但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的3天，武丽像是完全消失了，老李更加紧张了，每天都气急败坏地拉我开视频
会：“你见过哪个部门老大忽然玩失联的吗？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吗？”

我安慰老李，说也许是方舱条件太差，或者她这几天症状比较严重。可老李不依不饶：“那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说一声不就行了？”

我无言以对。封控1个月，普通人都在为吃饭发愁，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核酸、抗原检测。
身边的楼栋不时出现的阳性感染病例，业主群里无休止的争吵谩骂，现在我们竟还要为保
住自己和同事的工作而勾心斗角。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都挺没劲的。




第四天，武丽终于出现了，她先给我发了一段小视频。画面中，方
舱很宽敞，人们三俩聚在一起聊天、闲逛，她说：“比我想的好很
多，就是没地方洗澡。”

我说几天联系不上她，老李都要急死了。武丽哈哈大笑，然后说清了事情的原委——被拉
走的当天，她的情绪几乎崩溃了，哭了一路，到了方舱才慢慢冷静下来。因为开始发低
烧，身体有些不适，她索性赌气不工作，让老李急一急。这两天身体好了些，她自觉做的
不对，主动给老李打了电话，两个人掏心掏肺把话说开了。

我急着问：“说开了？啥结果？”

武丽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愧疚：“咱们都不动，发行、技术、商务都不动，研发整个裁掉，只
留下阿雨。”

我惊得讲不出话——疫情封了这么久，研发部确实受了很大的影响，项目本就延期，这么
一来，自研游戏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新版本了。老李也不是第一次搞自研游戏，他心里很
清楚，一个项目延期这么久，说明制作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和方向，再坚持下去就是烧钱
了。

“但自研游戏不是老李的一个念想吗？他每年年会都要讲，一下子就全裁了？”我还是不敢相
信。

“理想和活着之间，总得先选择活下去吧，更别说现在游戏版号根本下不来，就算再烧一年
钱，没有版号也是白做。”武丽说，老李决定等上海解封后再宣布这个坏消息，“总不能人家
在隔离呢，就把人家给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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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收到了公司发的物资，蔬菜、鲜肉、牛奶、鸡蛋、罐头、挂面装了满满一大
箱，很丰盛。

朋友圈里，同事们纷纷晒图，我挨个点赞、评论。只见一位研发部同事将公司发的物资整
齐罗列好，认真拍了九宫格图片，并配文：“感谢公司发的大礼包，孩子不会饿了，疫情赶
快退散，等不及回去上班啦！”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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